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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报纸，惊喜地发现 400 卢布（开始赫列斯塔科夫向他借的是 300
卢布），顿时喜笑开颜，阿尔捷米·菲利波维奇更是得意得溜出
去。这一改编确有妙笔生花之效，将第四幕戏推向了一个高潮，演
员将阿尔捷米·菲利波维奇表演得恰到好处，他的眼神，神态和动
作将“狡猾”二字诠释地无懈可击，而搭配上这一“狡猾”的情
节，可谓是天作之合。 
三、话剧诗意的自然呈示 
艺术源于生活，也高于生活。艺术对生活的超越在于充满诗情画
意。“诗本性，之于戏剧作为以演员当众表演为中心的综合艺术的
关系，是无处可见而又无处不在的。”舞台不能没有诗，诗的意境
能使我们的戏剧升格。而导演的美学追求就在于“以深厚的生活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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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创造出舞台上的诗意。”《钦差大臣》就是这样一出溢满诗意
的演出。 
当然，早在 1926 年，由梅耶荷德导演的《钦差大臣》早已将诗
意表现地淋漓尽致，被认为是“将果戈里的这出讽刺喜剧杰作改造
处理成喜剧性诗剧”。今天我们所欣赏到的《钦差大臣》谈不上
“诗剧”，他的诗意处理穿插于客观写实的生活化情节之中，其绝
妙之处在于自然而然，顺理成章地呈现了诗意。 
诗意的一个主要表现在于将音乐，舞蹈自然而然地穿插在情节的
发展变化之中，不漏痕迹而又诗意盎然。第一次是在第三幕的第六
场中，赫列斯塔科夫在众人面前吹嘘自己在彼得堡的高档房子，还
有经常举办的华丽舞会。玛利亚和安娜听到“舞会”后格外兴奋。
玛利亚叫道：“我和妈妈最喜欢的就是跳舞了。”边说边旋转了一
个圈，摆出跳舞的姿态。安娜也走上前去，问赫列斯塔科夫：“我
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？”这时，轻缓的音乐顿时响起，赫列斯塔科
夫和安娜迈着轻盈的步伐，缓缓起舞……还没跳到尽兴，女儿玛利
亚就将安娜拉开，自己又跟赫列斯塔科夫舞了起来。这时的音乐由
轻缓转为明快，玛利亚和赫列斯塔科夫的舞步也随之变得轻快起
来。众人在音乐和舞蹈中有了短暂的放松。舞罢，酩酊大醉的赫列
斯塔科夫已经站立不稳，将欲倒下，众人忙把他搀住，扶到椅子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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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下，玛利亚从桌上拿起一块西瓜塞进他的嘴里，帮他醒酒。赫列
斯塔科夫将西瓜吞咽下去，突然又来了吹嘘的灵感：拿西瓜开刀！
从前面的吹嘘到后面的吹嘘，中间一系列情节衔接地十分自然流
畅，水到渠成。音乐和舞蹈的插入更是具有承前启后之效，音乐之
美和舞蹈之美又点 了原生态的话剧艺术。 
音乐和舞蹈的第二次出现则是在第五幕中。市长家逢喜事，众人
纷纷前来道喜祝贺。这一幕戏聚集了大部分的演员，是一个阵容较
为庞大的场面。众人在音乐和舞蹈中表达对市长的祝贺，不仅是情
节顺势发展的需要，也是诗意提炼的绝佳境界。更具有意义的是，
导演有意营造这么一种歌舞升平，众人欢腾的节日喜庆场景，而后
在这种大欢喜的氛围中揭示事情的真相，从而达到了一种绝妙的讽
刺效果，形成一种大喜之后的大悲之感。写意与写实相融，表现与
再现互补，在音乐、灯光的配合之下，演员出色的形体动作与舞台
设计共同创造了诗情画意的戏剧诗境界，提高了整个话剧的空灵性
和诗性。 
最富有诗意的是最后一场戏。这也是果戈理当初就高度重视的一
场戏。果戈理在剧本中这样写道：“演员诸君应特别注意最后一场
戏。所说的最后一句台词，应突然间，一下子，给所有的人产生一
种振聋发聩的作用。台上的全体演员应于刹那间改变姿势，惊诧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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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该像从一个胸膛发出来似的从所有女人的胸膛里迸出来。如果不
遵从这些意见，就会失去整体效果。”我们《钦差大臣》的导演将
这种效果诗意地表现了出来。 
这是一出哑场戏，没有言语和动作。导演采用“定格”的手法塑
造众人呆若木鸡的形象，舞台的灯光也随之变暗。在众人呆立之
时，一个舞女从台前走到台后，用阴森森的声音嘲讽众人：上天来
惩罚你们了——声音拖得很长，似有回声飘荡。这种恐怖昏暗的气
氛将众人笼罩，空气窒闷，突然雷声似起，大有振聋发聩之深意。
此时的话剧表演，脱去了写实的外衣，将内心暴露，实现了充分写
意。而那个走动的舞女似乎是一个清醒的人间天使，在真 相大白的
最后前来宣告故事的始末因果。从而使这个真实的故事蒙上了神秘
和虚幻的色彩。同时，这仿佛也宣告了一种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
报”的宿命式结局，又为之增添了理想主义色彩。导演还不满意于
此，最后将一棵绿树搬上舞台，昏暗中，唯有这棵树闪着光亮，似
乎预示着绿树常青，真理永在，或许，也象征着正义的前途和希望
吧。导演通过这一象征将写意发挥到了极致。 
四、情节设计的当下性考虑 
果戈理的《钦差大臣》写于一定的时代背景之下，虽然在时间的
淘洗下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，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。但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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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着特定观众对象的话剧表演艺术，将这部跨越了国度和世纪的经
典重新演绎，不得不考虑到观众的接受。使观众更好地欣赏和接受
话剧人物的语言动作，矛盾冲突，心理状态等等，是导演不能忽视
的话剧表演的当下性问题。这出上戏《钦差大臣》从细处着手，在
细节的改动上体现出对当下性的充分考虑。 
在第三幕的第二场中，多布钦斯基向急切的安娜描述赫列斯塔科
夫的形象。原剧本中是这样写的：“年轻，是个年轻人，二十三
岁；可是说起话来完全像个老人。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哪儿哪儿都
去……（挥动两手）那姿态真神气。他说：”我既喜欢写作，也喜
欢读书，但是屋里有点黑，碍事。”在这里，多布钦斯基是把赫列
斯塔科夫看作一个资历很深，修养很高的老人一样崇拜的，所以会
引用到他的这两句话来表现赫列斯塔科夫的高大。 
但是在上戏《钦差大臣》表演中的这一情节，多布钦斯基并不是
这般描述赫列斯塔科夫的，在他心中，英雄的表现应该是充溢着激
情和气势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赫列斯塔科夫气势汹汹地叫道：
哪怕您率领一支士兵来——我也不去！我要直接去找大臣！ 
或许，后者意义上的英雄才是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心目中的英雄形
象：有魄力，有胆识，有作为。果戈理的时代，正是一个崇尚文化
和知识的时代，诸如普希金之流的大作家是人人敬仰的对象，大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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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中的神灵。而今天的中国，文人的价值日趋低下，读书写作已不
被看作难以企及的工作，和平的时代我们更容易钦佩有胆有识的人
才。 
五、对两处改编的建议 
无可否定上戏《钦差大臣》展示给我们另一个经典。但是，对于
两处的改编我认为还是有些不妥之处。 
一是在第一幕的第二场中，众臣集合在市长家里商讨钦差将到达
的消息，后面除了市长一个人紧张兮兮，踱来踱去之外，其他官员
貌似反应不大。尤其是在邮政局长读了“桃花事件”之后，他们还
津津乐道，倒是将市长衬托地十分慌乱。其实，《钦差大臣》反映
的贪官污吏包含了各个岗位，腐败渗透到了城市的每个角落，这种
表现似乎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。 
二是有一个细微的细节虽然不影响剧情的发展，但我认为删去不
是名策：就是在市长听完信后，剧本中他大怒，然后嚷道要把假钦
差抓回来，然后邮政局长说他已经给他配备了最好的马车，早已经
追不上了。这个细节很精彩，不仅顺势剧情合情合理发展的需要，
市长知道上当后的第一反应肯定应该是把他追回来，而不是听完就
泄气、抱怨、吹牛。而且这样更加强了讽刺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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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戏《钦差大臣》无疑是成功的，它让我们更好地深入话剧，
更好地发掘艺术的魅力。感谢焦晃等艺术家们，在距离果戈理时代
100 多年之后的今天，我们有幸重温经典，甚至凭借浅薄的资格评
说经典改编之后的经典。 
 
